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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內容 

 
離開國美館的抗議現場，國美館派遣工自救會成員蔡善雯往對

面綠園道走去，經過藝術商家掠過高樓大廈，在四五層透天排樓住

宅間，熟練地左轉鑽進一個類似防火巷的黝黑小洞。映入眼簾的是

外面看不見的舊市場，被連排住宅所遮蔽，不熟門路的人經過也不

會發現的老舊空間。善雯的目的地是今年才開張的「自己的房間」，

她租下一間窄小的舊屋厝，找了二手舊傢俱，自行油漆、擺上二手

書籍和有機產品，總是在傍晚五點多國美館下班後過來，看守這個

營業額連租金四千元都打不平的小店。 

 
在鐵皮覆蓋之下的忠信市場，有近百戶緊挨彼此的四坪房舍，

除了六個小出口外，幾乎全面對外封閉。裡面長居的住民幾乎都是

在民國六十年左右由彰化或嘉義遷移至台中討生活的人，他們共用

一個公廁、在家門外的道路上煮食、娶過門的媳婦幾乎都是來自越

南的新移民，這種市場在台中尚存不少。由於國美館的周邊效應，

這兩年市場內有三戶舊屋厝陸續被改造為文化藝術空間，閃亮亮的

白色外牆與周圍黑黝黝的灰泥牆形成對比，玻璃牆透視出去是堆滿

雜物的狹窄走道，以及對面鄰居結合客廳飯廳休息室功能的一樓。

這個就連附近住戶也好幾年沒踏上的幽暗國土，開始走進了一小撮

藝術家、年輕族群、甚至觀光客，他們經過門戶開敞的人家，停駐

在新改造的藝文空間，共構舊空間與新生活樣態的異質並存，在居

民下工吃飯睡覺的生活裡，開始活動。 

 
城市縫細中的生活場景 



從民國五十年代末就建造的忠信市場，在六、七零年代相當興

盛，一共容納了百餘戶的住屋，每戶佔地四到五坪，三層樓中住了

五到七人，早期幾乎都是從外地來台中找頭路的青壯年人，當時傳

有「這裡住戶生小孩一定生男的，做工作一定賺大錢」的說法。到

了八零年代，隨著經濟下滑，忠信市場也跟著沒落，如今剩下的住

戶只有三十戶左右，走在裡面最常看見的都是老人與小孩。由於早

期建商為了避稅，將房屋間的格子小路捐給市政府，於是在北美館

帶起的都市更新下，成為建商難以入侵的一塊舊空間。 

 
一個在市場住了三十年的阿伯，跟著哥哥從彰化老家搬進這

裡，右耳聽不見，講話都要好大聲。談起生活的狀況，他用一口

家鄉腔的台語說：「我十歲就去種田了，每天都很辛苦，手臂上都是

割傷，整隻手臂上都紅色的血，低下頭眼睛也被刺傷，腳踩在土地裡

也是傷，每天都吃『杏菜』（莧菜）。搬來這裡之後，什麼也不會，只

懂賣海鮮。兒子找不到工作，只好一起賣海鮮，四十幾歲好不容易娶

一個大陸新娘，花了三十萬還跟人家借錢，結果待了五天就不見了。

這個禮拜噢，海鮮每天平均賺四百塊啦，生活打不過去啦！」以前一家

五口住在三層加起來不到十五坪的房厝內，十年前搬到附近其他地

方，還是每天都回來串門子，找哥哥嫂嫂聊天。 

 
阿伯的哥哥住在兩間打通的屋子裡，八坪的三層樓，住了七個

人，兒子做鞋子板模，跟他剛聊天時很害羞，講到工作時，開始滔

滔不絕地解釋著各種各樣的板模，「以前比較好，現在廠商都移到大

陸去了，這裡只做樣品，有工作才上工。」而問到會不會想離開這

裡，他說：「我自己不會，除非有比較好的環境。一個地方你住了二、

三十年，要離開還要重新適應，這裡鄰居都相處有感情了，要離開

還要整個重新開始。」他的老婆遠從越南而來，姣好的面容未說一

句話，與高齡的岳父岳母待在狹小的房中，端著碗筷看臺語的民視

連續劇《愛》，屋子最底小小的木造梯，通往我看不見的樓上。路的

另一面有一個老阿婆，坐在棉被店舖裡面，粉紅色的紅色的棉被看

上去鋪了塵，與阿婆一起沉默。 

 
新「美學」滲入舊空間 

 
在原有的空間氛圍基礎下，甫進駐忠信市場內的三個文化藝術

空間，分別是「明室」、「自己的房間」以及「Ｚ」，這些藝文工作者

保留老舊的房厝建築結構，重新設計規劃，分別作為影像創作播放

空間、二手書籍與有機產品販賣，以及無營利的藝術家沙龍兼展 



示空間。他們有些抱持著「藝術家進駐計畫」（Artist Residence 
Program）的理念、企圖在生活場域中提倡一種生活美學及慢活的態

度，或者做為一個自我的實踐領域。 

 

「Ｚ」書房是三個藝文空間中唯一將兩間屋厝打通的較大空

間，主要由 107 畫廊負責人邱榮勤和鐵雕藝術家蔡志賢（小雨）所

籌劃。蔡志賢最早是落腳在東海藝術街上，後來當地房價被建商炒

起來，原本藝術家工作室紛紛離去，於是他尋找其他能與藝術家交

流的場地。坐在走道上的他，抽著雪茄說：「其實我們是沒地方去，所

以才跑來這裡。台中大歸大，但文化產業實在是……這裡的年輕藝

術家都很沒活力，那時候希望吸引一些年輕人進來，結果弄了老半

天，都沒有人要進來。……一般人不敢進來這裡，怕進來就有什麼

意外。」結果他們開始在這個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場所，搞起了

生活美學的態度，試圖透過這個全然屬於「生活」的場域，讓其他

人理解「慢活」的美學。 

 
忠信市場中的居民，沒事就在走道上聊天，下了工之後坐在門

戶開敞的家裡吃飯看電視。然而居民的生活對「Ｚ」書房的人來說，

成了他們整體作品的一部份。根據「Ｚ」書房志工張碧倫小姐的說

法，「你可以把這整個市場視為一個整體作品。這裡的生活品質比較

辛苦一點，所以這是個文化的呈現，包括他們的生活美學跟態度，

東西捨不得丟、累積、囤積生活使用加法，空間不夠放。所以這

個作品呈現在這邊，極新跟極舊，所以就成為一個張力很大的作

品。這個張力的背後也代表了我們的文化，我們文化之間很多的

張力、對比與衝突。那時候會選擇在這裡，是邱（榮勤）先生想

主動帶進來生活美學的概念。其實藝術是非常貼近生活的，生活

本身就是藝術。」於是，在這個作品當中，階級、文化資產或收入的

落差，都被化約為文化差異與衝突的呈現；然而弔詭的是，這個呈現文

化差異的「藝術作品」本身，又企圖自我定位為沙龍的生活空間。 

 
另一方面，「自己的房間」嘗試與周圍的空間融合，環保而懷舊

地使用廢棄傢俱，在門口放一張破椅子，與經過的阿嬤打招呼聊天。

善雯說：「我一開始會喜歡這裡的原因是，這個市場和國美館外面的

空間是一種對比，這裡的生活有自己的美感，另一部分是，進來這

裡會有種時光倒流的感覺，我希望這個地方重新被看見並賦予意義，

但並不是創造一個新空間，我不想和原本環境有太大的差異。」 



隔著玻璃牆的新與舊 

 
忠信市場在進駐藝術家的理想下，出現了「忠信藝術聚落」的

名稱，但由於忠信市場空間本身過於狹小且封閉，並未攬進年輕的

藝術家族群，也逃離成為另一個東海藝術商圈或 Soho 精品區的命

運。進駐計畫開始的這兩年內只有三間形成，其餘還是住了很久也

搬不走的阿公阿媽與作工的住民。居民依舊在陰暗狹小的道路上行

走、開伙、漫談，小朋友騎著三輪車亂晃，媽媽會在後面追趕大聲

謾罵，整個空間中遊蕩著日常的對話、八卦，煎魚的香味、工作者

下工後的汗味、公廁的尿騷味、貨物擺放過久的霉味、以及水溝裡

傳來的臭腥味。唯一少見的是十幾二十歲的少年人，幾乎都往外遷

出了。於是會在這裡穿梭的年輕人幾乎都是這些藝文工作者本身，

或者偶爾進來逛逛的藝術學院學生。 

 
他們偶爾會借用道路，搬了椅子坐在路上聊天喝酒抽雪茄，未

來打算在道路上舉辦服裝展覽，並邀請藝術家來幫忙裝置公廁。 

「Ｚ」書房對此表示，已徵詢過住戶的同意。然而，有些鄰人不僅

不知道服裝展覽要幹麻，甚至不認識「Ｚ」書房的邱榮勤和蔡志賢。

善雯誠實地說：「目前為止我們跟鄰居的互動還是有障礙的，這是我

們還需要努力的地方。」 

 

市場舊居民在藝文工作者眼底「很 friendly。你可以想像如果這

裡住的是知識份子，對我們在這裡弄這些東西會有什麼反應。」然

而這個 friendly，絕對不是自在地走進彼此的空間，「Ｚ」書房的鄰

居大叔說：「不好意思走進去啦，都是鄰居啊，我對那些東西也沒有

興趣。」隔著玻璃牆，居民看見了設計改造的空間，也看見了被隔在

牆之外的紙箱和竹簍。居民在這裡一早起床上工，下班喝一罐保力

達 B，爬小梯子上樓睡覺；藝文圈的人們在這裡喝紅酒、抽雪茄，

晚上關了店門回家睡覺。若要問起市場空間在這兩年內的改變，

對原有環境起了什麼正面作用，大概也就是帶領了其他人願意走

進這個幾乎與外界斷聯的空間，讓人們看見這個獨立在國美館文化

光環之外的生活─儘管我們真的僅只是停在「看見」之上。 

 
在文建會倡導閒置空間再利用後，台灣諸多古蹟或公家「廢棄」

場所重新被規劃並看見，然而忠信市場的特殊點在於，這些進入的

外來者不拿公家的計畫款，無需迎合官方期許的藝文規劃或產業走

向；此地也並非荒廢，仍有人在此生存、為每個明天在打拚，有自

己的生活哲學和美學。或許這就是一個契機，只要雙方再走近一 



 點，藝術便不再只是被視為自爽的行為，也得以喚起都市人們重新

面對這些被現代化所遺忘的老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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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審評語： 

作者筆鋒帶著情感，呈現另一種說理。可貴的是，能深入進到社區，觀察具體細

膩，尤其結尾說出藝術家與社區居民的互動，感人且具反省力。 


